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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绛县陈村峪袁 万物都在讲述着光阴

的故事袁处处都有光阴行走的印痕遥
这是远隔凡间尘世的一峪光阴袁 我只

是季风卷帘的不经意间闪进的一名过客遥
同名村庄守在峪口遥 宽阔的河道将村

庄分隔于两岸遥季节河谷里没有水袁庄稼和

疏木林从河谷层阶式分布到两岸袁 像平平

仄仄立起的一首诗遥 村里多数的人家都迁

到峪外平川了袁 只有少户人家贪恋故土老

屋零落地留了下来遥 潮起潮落袁若干年后留

在光阴河岸上的袁 也许只有一些类同于陶

片尧石器般的东西袁沿袭光阴深处人类文明

最初沿河而居的行迹遥
沿着静谧的意境走向袁是野S冶形一片片

以山体为堤坝深谷出平湖的库水遥 老百姓

说袁这是某位县领导在任时干的大实事袁如
今在护卫农情地墒的同时也成了光阴弄妆

舞影的明镜遥
树在远远的两岸将峪合围遥 这些被称

为植被的东西在经历了无数次霜染雪浸

后袁 繁复稠密地立于中条山的重峦叠嶂之

上袁以一种肃穆中的奔涌袁静默中的挺立袁

威威乎成百万雄兵护卫着一峪光阴遥
峪中的树或形单影只袁 或两两并行袁或

三五成纵袁 无论是否同科同属均不分你我袁
都是一副甩开肢臂统一前行的样子遥 有的

相随太久袁水滴石穿的漫长中一棵枝杈穿入

另一棵体内成了永远的连体曰 有的相伴太

近袁两树抬手搭肩拱成一个野心冶形大门袁恭

迎天地自然间无数个爱情故事由此穿行曰有
的显然行走中已耗尽了生机袁但即使枯死为

标本仍然保持站立的姿态袁在飘渺的天际线

上传递着幽远的光阴信息遥
树鹤立于峪中袁只是为了凸现光阴的质

感和在空间立体的走向遥 光阴更多的履迹

是与大地同水平的走向要要要
一沟蛛网封实了信息的齐肩蒿草曰
一径水落石出延而为路的溪床曰
一条蜿蜒前伸若隐若现的羊肠小道

噎噎
一切都直指蛮荒处的幽静遥
静只是背景遥 静的幕布是深谷中高坪

旷台的辽阔和以此为主场梯岭间高低错落

的舒展遥
辽阔也只是底色遥 一峪荆芥花才是光

阴盛大而艳丽的出场遥
是什么时候袁 有哪只鸟儿衔来了第一

粒种子遥 一阵又一阵的风如歌如舞地吹过袁
一丝又一丝的雨如诗如梦地润过袁 一袭又

一袭的溪如诉如吟地浸过袁 荆芥花便星火

燎原般在山野里无边无际地蔓延开来曰像

天上的火烧云飘满了绿地袁 整个山峪都亮

了袁峪中万物都圆睁了眼沸腾起来遥
粉艳尧 火亮的云随坡就岭袁 漫山遍野遥

连片连襟的袁在绿地旷原如扁舟泛绿海袁无

数个小舟的轻摇慢荡迷乱了行者的搭乘袁
生怕误了一蹊美丽的抵

达遥 成团成簇的袁在深涧

幽谷如花灯飘碧溪曰无数

个花灯的醉游梦移恍惚

了女儿家的心事袁唯恐错

过一腔祈愿的流向遥
峰岭上到处是红篷

绿辇袁篷下是叶诗经曳中巧

兮盼兮的野硕人冶吗钥所有

的流光都向其引颈袁所有

的赞美都向她盛开遥也有

一把把粉艳的油纸伞儿

在一个个小小的山包间

游动袁伞下是烟雨中江南

女子撑起的一首词吧袁长
短错落的韵律立即引来

了一片鸟鸣虫啾的和声遥
你不知道这小舟尧 这花

灯尧这红辇尧这粉艳的伞

源出何处袁 流向何方袁你
只知袁薄雾轻纱中袁清风

微雨里袁这一片片尧一团

团的粉艳已拢成一个静

静的梦境遥 梦中的你袁身
体已轻如蝉翼袁灵魂早化

为彩蝶袁整个人都在寻着

那片片花香袁绕着那团团

粉云袁 一路左旋右转袁腾
空旋下袁随时都会凌风羽

化袁遗失自我浴
蜂鸟比我的吟颂更早沉溺于花蕊袁蝴蝶

比我的欢舞更早翩跹于花瓣袁山雀比我的歌

唱更早鸣响于枝头袁山溪比我的忘情更加漫

溢于四向噎噎
也许袁一峪荆芥花原本就是光阴燃烧而

奔放的魂灵吧袁只待一缕信风便引爆了所有

的绚烂遥谷穗般的荆芥花每一株都是一个小

蜡烛在倾尽心血地奉献自己尧 燃烧自己袁只
为空旷无际尧杳然无踪的光阴能有一次多姿

多彩的呈展曰只为茫茫宇宙尧漫漫时空能有

一次五色缤纷的绽放遥一燎到天边的艳惊开

了所有的时空之门袁所有的人间美景尧万千

意象都从唐诗宋词中尧从盛世文化珍藏里急

不择地离乱纷纷向这里飘落袁画里画外尽是

只有光阴才能阐释的密语遥
是哪位农人撒落了缰绳钥 铃铛声声中袁

棕尧黄尧赭尧雪尧黑白花儿的五头牛从唐韩滉

的五牛图中走了出来袁或许还有纷乱中多或

少出一二头遥 这些牛或翘首摇尾袁或回眸凝

神袁或健步前行袁或悠闲玩耍袁都野曲尽其态冶
地演绎着曾经的画面遥散落于左右前后的坨

坨牛粪是一代代收藏者留下的钤印遥我曾试

图随着画笔跃上牛背袁终因时空太遥被欺生

的老牛甩在了画外遥
司马光是溯着一条河流来的遥这里泊着

涑水的源泉遥 泉水潺潺一路向前袁曾经沃灌

了下游的涑水先生袁也沃灌了一部巨著的厚

重遥 置身光阴深处袁司马温公禁不住感叹声

声院野人生百岁隙中光袁唯有高名久不亡遥 千

古但令编简在袁清风养物一何长冶遥
一径溪水润泽着光阴袁也浅吟低唱着光

阴里的故事遥 溪上流着王维充满禅意的叶山
居秋暝曳袁 溪旁环着东晋雅士们亭移人散后

的野曲水流觞冶遥 野花径不曾缘客扫袁蓬门今始

为君开冶袁 杜甫草堂前的迎客声里袁 蓬门依

旧袁花径缤纷袁只不见了对饮的诗圣和隔篱

的老翁遥
噎噎
这里是光阴的世界袁万物随时都可有一

场跨季节隔时空的任性穿越遥
荆芥花的花期很短袁 只个把月的光景遥

花期过后袁峪内将重归一片寂寂遥 峪内的光

阴又将蓄洪荒之力等待下一次璀璨的燃烧遥
风起帘不落遥 闪身出峪的瞬间袁峪内光阴的

故事已经插上了网络的翅膀袁飞落处袁峪内

万物精灵将由此开启人文之旅袁也会有越来

越多的尘事人声扰了其中的幽静遥
期待还是惶恐钥 还真令人踟躇遥
该文于 2016 年 11 月 9 日发表在叶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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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儿 爷
“小球娃子，起过！”起过是土话，走一

边去的意思。每当听到这呵斥声，我就暗自

高兴，快步退到井台的一边，恭恭敬敬地站

着，知道快儿爷又要帮我从井里绞水了。

快儿爷名叫靳立圣，是我的邻居，住一

条街上，我家靠南，他家靠北，相距不到五

十米。我是他看着长大的孙辈，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村上还没有自来水，半个村子都在

一个井里挑水吃，只要我挑水碰到快儿爷，

他总说“排到我后头去！”等轮到他绞水时，

就用他的大木桶绞上来的第一桶水，倒在

我担的两个小铁皮桶里，说一声“回吧！”

我是家里兄妹四个中的老大，父亲在

城里上班，母亲和我们兄妹在村里生活。家

中最早挑水的是爷爷，爷爷晚年生病后，我

十二三岁了，就和母亲从井上抬水吃，几丈

深的井，两个人手捋井轱辘，母亲一只手放

在井轱辘上，另一只手放在井轱辘下，半握

井轱辘上的井绳，我也学着样子在另一边

捋着嘎嘎转响的井轱辘。洋铁皮桶轻，放到

井底桶里灌不上水，还得手抓井绳摇摆几

下，然后再绞二三十圈上来。曾经也让快儿

爷给家里担过一半年水，两天一担水，一个

月给他一元钱还是两元钱，我记不清了。人

常说，小伙不吃三年闲（饭）。再后来我就用

小桶担水了，每次总希望见到快儿爷，可又

不好意思总麻烦他。

快儿爷没文化，人老实，说话直来直

去，心眼好。生产队安排他专门给饲养处挑

水，供牲畜饮水拌草用。尽管水井离牛院不

远，但肩膀上的活很辛苦。我记事起，他就

剃个光头，他兄弟俩，大人们也叫他“快儿

老大”，他总是噢地答应一声，没有多余的

话说。有时别人上工从他身边走过，见他蹲

在路边休息，就逗他说：“老大，别人都上工

了，你还不去挑水？”快儿爷眼一瞪，回怼一

句：“干球你活去吧，队长管你，他不管我！”

有无聊者再说：“老大，那谁管你？”快儿爷

自信地说：“牛管我！”逗乐的人一听味儿不

对了，让队长听见了可不是闹着玩的，灰溜

溜一溜烟赶紧就走开了。快儿爷补骂一句：

“啥球东西，还开我玩笑哩！”

在那个人情大于天的年代，红白事上

自然少不了快儿爷。在事主家显眼的位置，

总要贴一张《执事单》。主事人吩咐账房先

生写《执事单》时，一定要写上快儿爷担水。

先生们在写完主事、账房、司仪、礼宾、迎

宾、陪客、厨房、烧火、端盘、倒茶、洗碗等一

干人马后，总另起一行写上，担水：靳立圣，

最后写一句事主某某见礼。如遇白事，则写

不孝子某某等叩谢。当《执事单》贴上高墙，

总有账房的人，高声念读，这时事上的人基

本到齐了。于是，大家各干其事，快儿爷其

实早已在担水了，无论事主家离井台多远，

这都是快儿爷的差事。《执事单》也就是个

名正言顺，人敬人、人帮事的礼数。快儿爷

事上坐席吃饭的时候很少，我也没见过，总

见厨房的师傅们，看担水人辛苦，做一大碗

荤素搭配的菜，拿两个馒头递给快儿爷吃，

快儿爷也满足，蹲在一边默默地吃着。事上

嘛，主家忙，人也多，照顾不周，自然不用计

较，更何况红白事，家家门前过，快儿爷明

白。

快儿爷还是个大孝子。一次我放学回

家，路过快儿爷家门口，看见快儿爷的妈，

也是我叫的老奶奶（老 nue.nue）拿着个扫

地的笤帚疙瘩打快儿爷的肩膀。快儿爷嘴

里叫着：“妈！妈！打几下就行了，不要把你

使着了。”我看得好笑，回家学给母亲听，母

亲听后，说：“你快儿爷是个大孝子。”从此，

我更敬佩快儿爷了。

生产队的饲养处，一直到实行生产责

任制，也没有安上个自来水。快儿爷，年复

一年、日复一日地为牲灵们担水。我也一天

天长大，担水的小桶换成了大桶。快儿爷见

了我担水，总是爱见地夸上一句：“小家伙

长大了！”我也不知深浅地回一句：“爷（ya），

你咋担水不走快点儿？担子压着不难受

啊？”快儿爷唉了一声，说：“你到我这个年

纪就知道啦！”

现在的我，真到了挑上担子左右摇摆

的岁数，我想起了我的快儿爷。

音马占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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